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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09，夜 

住下来已经是凌晨 1 点了，是这里伊尔库茨克时间的 2 点。 

28 个人，一路多有折腾。 

上午倒都很顺利。去动物所，春光还没来呢，亚辉帮着找了双拖鞋；中午没吃，在院部集中，去天津机场。 

下午到天津以后一直不顺利，紧紧张张的等候。整整晚了 2 个小时才起飞。对了，前面的时间有误，只用

了 2 个半小时就到了，而不是 5 个小时。到了后又用了 2 个多小时才陆续出关，好慢。 

5 楼，又没电梯，还挺费劲，装网具等东西的箱子就先放一楼了。不巧，插座可能是放在那个箱子里了。 

对了，他们说今晚的新闻播了一个小消息的。 

先写到这儿吧，趴着手都酸了。 

 

 

2005/08/10 

一天晴，不似前天夜里到的时候那样的倾盆大雨。 

上午是与俄方会谈此次考察的行程。西伯利亚分院伊尔库茨克中心主席团主席库兹明院士等和各所长参加，

一起介绍双方的情况。俄罗斯西伯利亚分院（或称分部，但与俄罗斯科学院没有隶属关系）有 3 700 多人，

地域涉及 28 个州（共和国）。 

下午与湖泊所所长格拉乔夫院士等领导商谈研究计划，力争多跑些地方。但俄方似有难处。先暂定 2 天大

船，2 天小船。标本也允许采了，但能否带回去还是个未知数。 

晚上俄方宴请。 

 

 

2005/08/11 

接着昨天的事写几个字。 

昨天下午参观湖泊所。微生物方面留下较深的印象。 

？？下一步合作的 4 个方面：1）标本交换，2）湖泊沉积与火山沉积的比较，3）贝湖水物理、化学，4）

分子生物学， 5）水气油田的开采。 

前天夜里到了的时候，住下都已经是 2 点来钟了。这里的时间和北京一样，只不过他们现在用夏令时，所

以比北京早一个小时。但我们还多是用北京时间。 

上午是副州长（主管经济的副州长）约见。感觉上她认为中国是说的多，做的少。其实俄国人才狡猾呢，

合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们也挑自己需要的。这比上次来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前次来是只要你愿意带

钱来，做什么都可以。不多说了，看看后面具体的工作再说吧！ 

中午还是和昨天中午一样，是在伊尔库茨克中心主席团食堂吃的。一盘盘，一份份都吃的精光，回去的时

候，肯定会胖许多。 

下午到伊尔库茨克技术大学，是所工科学校。副校长什么的一排见面座谈。坐在那儿几乎要打瞌睡了。 

天啦，看这计算机用的，才写几个字，就那么多字都不会写了。 

晚上吃饭后，去了河边。 

安哥拉河，是贝加尔湖 300 多条河流中唯一的一条出口河。可能也是最大的。城区主要在河对岸。这边是

伊尔库茨克中心（科学中心），上午到州政府就是过了桥的。 

全州 350 万人口，市里 60 万。 

下雨，早上出门前有点冷，又换了长袖队服。 

不能上网，电话没法打，这里的通讯确实十分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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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得迟，9 点多从河边回来天还很亮。照相机没电了，勉勉强强照了两张。 

晚饭前，几个组长还集中了一会儿，再一次确定后面的时间安排。 

卢布今天没换成，看看明天了。 

明天的安排大致是上午和俄方对口研究所再讨论后面的考察行程，下午有个记者招待会，2 个小时的市容

参观。好象还看什么博物馆。今天中午也看了一个矿物博物馆，是技术大学的。下午技术大学也有一个陈

列馆。 

 

 

2005/08/12 

一天忙忙乎乎的，安排得太紧了。不过几个人还是在回中心招待所的路上把卢布换了。1 美元约换 28 卢布，

人民币只有黑市上换， 

上午在伊尔库茨克中心讨论后面的安排，很拖，也很磨人。俄方说有 4 个人陪水生组，后面还没完全定呢，

陶队说以后再说。 

下午是记者招待会，有 2 个小时游览市区，照了些像，很冷。印象很深的是这里的年轻人都集中在周末结

婚，而且都要到这个胜利广场上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前的长明火前敬献鲜花。据说，二战时伊尔库茨克州有

35 万人拿起武器参战。 

 

 

2005/08/13 

阴着个天，10 点钟出发，坐车约 1 个小时多一点到安哥拉河口。全体人员分上两条船，这两条船分别以湖

泊所所长和西伯利亚院长命名。我们坐的是维列夏金号，湖泊所的野外考察船。 

沿北岸，往东走。在船上吃的午饭。 

午饭后就一直下着雨。进行了 100 米深的水样、浮游生物样采集，固定了 400 米水深的样，还有两种鱼（同

属）。都是幼鱼，1 尾大点，是未成熟个体。很幸运，这两种鱼正好是胎生贝湖鱼。其特殊性在于：1） 胎

生杜父鱼科中的仅有两种，也是贝加尔湖所特有的；2）淡水中十分少见的胎生种类；3）可以分布在水深

1000 多米的地方。两种鱼类形态相似，头部骨骼多有中空，所以可以承受水深的压力；半透明，也都以浮

游动物为主食。但胸鳍的长短很明显不同。 

在一个湖湾停留，翻过一个山到祖母湾，度假者多。 

很累。电脑上的 UBS 接口坏了，真麻烦。晚 8 点那阵风速达 25 米每秒，湖中浪高 4 米。 

记者说有新闻传回去。 

维列夏金号船长 40 多米，宽 8 米，吨位 45 吨，最大时速 10 海里/小时。 

晚饭很香。 

11 点多，要睡了。 

 

 

2005/08/14 

时间都记错了，感觉上是 14 号了。可按日记怎么是少一天呢？对了，昨天没写日期，就接着前天的写了。 

3 点钟了，伊尔库茨克的时间是 4 点了。星期一，15 号。 

采了几种鱼类，包括秋白鲑（晚上）、贝加尔茴鱼（中午钓的）。 

傍晚到达澳尔洪岛，停留了一会儿。湖边采了水生植物，买了几条秋白鲑干鱼。念珠藻很大，从来没见过，

赶上小点的鸡蛋大了。 

电脑 USB 接口看来是彻底坏了，只好把照片拷到春光电脑里。 

艾莲娜博士看得很紧，标本、肌肉样都不是很方便。下午她还来了一个同事，介绍湖泊所工作站里的研究

情况。她是搞藻类和水生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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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乎乎的。昨天晚上两条船上都有人上吐下泻，晕船。 

又采了水样、浮游生物样。包括胎生油杜父鱼的两种小鱼（C. baikalensis 和 C. dyboski）。固定了 500 米深

处拉上来的浮游生物样 2 小瓶。 

上午央视他们传送出新闻。但后面据说效果都不好，是 19 号周帮忙带回去的。 

天津《今晚报》和新浪网晚上也说把花絮传出了。 

一天晴，很好的天气。 

岩石上有壁画，介绍说有 1 万年。船上设备真不错，房间小点。看标志是 1963 年造的，后来又装修。昨天

船长介绍说是德国的发动机。 

两条船时而停靠在一起，或拖着走。 

003 北极茴鱼，贝加尔湖，奥里红岛（澳尔洪岛），钩，取 DNA 样 

 

 

2005/08/16 

昨天中午到达湖泊所的贝加尔湖生态工作站，和陶队、春光 3 人住 1 间。然后回大船吃的午饭。生态站距

安哥拉河口 20 公里。陆路也能走，但很不好。 

下午转转，在村子里。紧挨着还有一个气象站和州立大学的一个生态站（观察站），这一带被列为国家公园。

在站前码头边下了 3 个地笼（虾笼）。 

捕到真鱥和 1 种杜父鱼。据巴莎说这一带湖区的鱥只有 1 种，贝加尔湖中杜父鱼有 4－5 种。 

拍照，取样。标本放冰箱。 

晚饭前开了个会，大家把这 4 天的工作大致安排了一下。夜里还比较冷。 

工作站似乎也没有什么工作，场地不大，依山傍水，地方倒是不错。酒精、福尔马林都没有准备，和前面

在湖泊所时谈的差别很大。 

昨天下午巴莎拿了 2 篇文献，都是生态方面的，是他们和日本人合作的，92、93 年前后。 

前 2 天在大船上测的 100 米水深电导大致有 300 多，pH7.6，水温 6.8。 

500 米水温更底些，电导只有 100 多，pH 也略低些。 

工作站上大致只有 2 个人，站长（女）是个做水化学的。帮忙做饭的年轻一些的叫伊琳娜，很热情的，到

过中国的秦皇岛、山海关，厨艺也不错，是其他单位的，研究经济。 

另外还有两拨俄罗斯人也在这。一拨是什么大学的，做水气 CO2交换，看是测试仪器。 

早上太阳很好，慢慢地有点阴下来了。刘强打钻想取点湖底沉积，可两次都碰到石头。或许东岸会好些，

不像北岸这么深切。 

下刺网，2 条。小网目刺网巴莎不让用。他甚至还拿出文件，让我看上面对捕捞网具规格的限制。下午又

来了个搞浮游动物的娜佳，还带个小女孩。 

中午饭后下了两张刺网。傍晚他们站里（鱼类学实验室）又下了 1 张网。 

晚上巴莎来了，讲了他 2000 年冬天研究两种油杜父鱼（胎生杜父鱼）冬季垂直分布做的工作。我看是几年

前的工作，而且还没做完，因此问他研究经费是从哪里争取的，他说用的是他自己的工资！ 

前两天的月亮还是个半圆呢，今天就又大多了些。 

Phoxinus 6 尾 5－1－1，5－2－1，Sculpin （石杜父鱼）3 尾，5－1－2，5－2－2，地笼，湖泊所生态站(安

哥拉河向北 20 多公里)码头附近，取 DNA 样 

对了，编号都按春光的吧，免得两个人反而弄乱了。 

 

 

2005/08/17 

上午取鱼，3 条刺网。拍照。鱼体色变化很快。 

石杜父鱼（头小，呈三角形），黄鳍杜父鱼（鳍长，大，色黄，雄性，有追星，正是繁殖季节，卵呈白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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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像俄罗斯的辣椒酱颜色】）。贝加尔油杜父鱼（1 尾，全身透明，鳍长）。雅罗鱼、贝加尔茴鱼、大头杜

父鱼（头大，颜色浅，体花）。 

均取分生样（鳍条），冰冻一批，酒精浸泡了一批。 

湖边风大，浪高。 

下午去了流经村子里的小河沟，撒网。河沟里风小，温度明显高。两岸草地、灌丛都保持得很好，还有树

林连绵成片。 

湖泊所鱼类实验室在这还有一排房子，像火车厢。 

晚饭后，又到湖中下了刺网。风小了，但浪很大。前面把他们两个看得头直晕。 

月儿慢慢变圆了。 

 

 

2005/08/19 

昨天计划中安排的小船来了，可以容纳 8、9 个人。沿北岸到了一个支流，天色已晚，春光还摔了一下。 

这几天都放虾笼、下刺网，从湖边逐渐往湖区深处推进。北岸这边陡峭，出去不远水深就已经是几十米了。 

这几天的照片都存在胡维平那里。上午又出去了一趟，到一个小河谷，人还不少，搭着帐篷，站上这里也

不时有游人路过。或年老一帮，或年轻三三两两，或一两个背着背包。 

太阳很大，可湖上浪大、风大，吹得很冷。 

昨天的雅罗鱼中，还有湖拟鲤。 

今天又捕到了另外两种杜父鱼，得动脑筋带条标本回去呢。 

前天收网时网上还带了几根海绵，晒了、晾了。 

根据计划，明天回伊尔库茨克市里估计也早不了多少，后天又得动身了。  

 

 

2005/08/20 

从湖泊所生态站返回伊尔库茨克。 

今天从湖泊所站上出来，吃过早饭，开船都快 10 点半了。 

虽然说工作不很理想，交流也不方便，可西伯利亚这里的俄罗斯人还是很好，很友善。告别的时候大家免

不了依依不舍。 

船到贝湖南端特意拐了一点。看着环湖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想到很多。 

在小船上吃过午饭，靠岸后，又去了生态博物馆，地方不大，东西倒有一些。尤其标本做的很好。相机没

空间，也没电了。这次好多事情都不顺利呢。 

车上俄方外事（季托夫）告诉我们，昨天孙院士组（区域经济）里的 4 个人给警察带到警局里去了。后面

是中心外事拿着护照去才把人放回来，满车的人都觉得可笑。也是，一个地方一个习惯，注意总是不错的。 

又到了周末，晚上中心招待所又有婚礼，所以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吃饭，上次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 

和另外两组对了对情况，看来就我们这个组的状况差些。不愿合作是不会的，或许真的是湖泊所所长格拉

乔夫院士不是学生物的关系。 

明天有一天的路程，争取能做好吧。我们几个人也都和陶队说了，尽可能两天车，两天船沿湖跑跑，要不

然这次考察计划要打折扣了，尤其是胡、刘他们两个涉及到水文模型和湖泊沉积方面的工作。 

 

 

2005/08/22 

昨天早上没洗成头，水不热。到这里条件更差。痒得很，头发也是乱的。从伊尔库茨克到布里亚特共和国

沿途停了几处，多有小卖，除了白鲑干鱼外，也看到一个小摊子上有鲫鱼，颜色偏黑，像是黑鲫，但印象

中这里记录的只有银鲫，应该是环境（水草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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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是顺着贝加尔南端湖岸线开的，景色多是绿葱葱的树木、灌丛和草场。路过一个自然保护区，停下

来吃的午饭，很丰盛，饭后还看了看站里的工作。6 点不到一点就到了资源所的基地。所长介绍情况，几

个人分别提了些问题，多是有关区域经济的。 

好，开早饭了。看来是 9 点了。 

这一天跑的憋气的很。 

早饭后，俄方队长（伊尔库茨克中心副主席）才说不在这里呆 4 天，只能 2 天，一天车，一天船。还把所

有的媒体都留在这了。一共 11 个人，陶队他们倒是去乌兰乌德市里了，住 2 天，后天一块回伊尔库茨克。

俄方地理所所长留下来负责协调。 

说好的 2 台车，又只有一台了。交涉又交涉过后终于是 2 台了，可都要 11 点了，而且只能到乌兰乌德前面

一点。没水，没安排饭，中午自己吃。 

沿色愣格河上行。 

先是撒网捕到雅罗鱼、五道黑和花鳅。后面又打到须鳅、真鱥。 

说好的酒精、福尔马林都没有，只好冰冻。 

晚上俄方地理所的安基伯夫所长说明天天气不好，要下雨。打预防针呢！ 

 

 

2005/08/23 

这一天过得真快，主要是有事做。 

早饭的时候和安基伯夫所长谈，把小老头都有点逼急了。后面听说他和资源所的所长在电话里吵得一塌糊

涂，为我们今天的事（用船）。 

好歹是条小船（安基伯夫付的钱），布里亚特老头的船，和胡维平去的，他采了些水样、水草，三角洲的景

色还真不错，水草、水鸟很多，可惜回来的时候，油没了，只好划着回来，也就错过了坐直升飞机了。 

幸好春光又从安基伯夫手上弄了条船，下了刺网。 

下午去收网，在湖边水浅的地方撒网。 

有湖拟鲤、雅罗鱼、河鲈，还有一条鲈塘鳢，取样，拍照。 

日落，花儿、鱼汤。 

布里亚特共和国，长相是亚洲人，看似蒙古，说俄语。客人到的时候还专门唱着迎接的歌曲，喝牛奶，还

有哈达，不过不是白色的。 

前天来时，陈峥刚刚被鹿角撞破了，帮她换了药，看来应该没事。 

昨天的几条和今天的五道黑，鲈塘鳢都放在酒精里，其他的只好丢冰箱了。 

两条裤子都脏得没好意思再穿了，不知道箱子里还有没有。 

这次已经采集了 17、18 种鱼。 

 

 

2005/08/24 

一早起来就和春光来到湖边。有几条小船儿收网，说是禁渔时期，也有私自捕捉的。但都是大个体。多是

湖拟鲤、五道黑。鲫（3 尾）、鲤（1 尾）个体很大，取了样，照相。 

吃完午饭才走，还有一段时间。 

春光又有点不舒服。前天中午到乌兰乌德的路上就够吓人的。 

拖得很晚才吃的午饭，饭后搬行李、装车，不等乌兰乌德他们了。快完了的时候，腰一下子直不起来了，

很勉强支撑到伊尔库茨克。比前面小车晚了 10 分钟，后面一台车也过来了。人已经站不直了。 

一路雨。 

匆忙吃了点，还是原来的房间。 

晚上很艰难地洗了个澡。川宇和刘强来了，主要谈了我们前段时间的工作，尤其针对俄方更改了的计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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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面去澳尔洪岛的要求。川宇立即与季托夫联系，他应允了，但表示还不能确定我们组能去多少人。 

 

 

2005/08/25 

一早睡起来，赶紧找了个伤湿止痛膏贴上。躺了一个晚上，感觉上似乎好点，没那么疼了。主要是睡暖和

着的。 

昨天腰直不起来，也就是两天撒网什么的，加上前天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腰冷了。但愿不要有事，

说不定明天还要去澳尔洪岛的。 

昨晚都躺下了，刘强和赵川宇又来了，只好坚持起来，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前段时间的工作和后面几天的

安排。他们已经同意春光早点回去了，明天的航班，今天上午得去办手续，新浪网和深圳电视台两位也一

块回去，这样一路有人陪着，我也就放心了。这趟航班大概只有 2－3 个空位吧。 

找了身干净的衣服穿上，离吃饭还有一会儿，接着写几个字吧。本子也写完了，得换本子了。 

今天事情多着呢。得和春光清清东西，包括胡维平那里的照片。吃完饭还可能去湖泊所。 

天晴了。 

 

 

2005/08/26 

又是一天来临。 

昨天早餐前俄方的主席助理季托夫来了，说了一下情况，定好今天去澳尔洪岛。中午在主席团吃的饭。紧

接着去湖泊所。见了伊琳娜、娜佳，坐了会，把两本书送给了伊琳娜。也见了格拉乔夫所长，这次标本看

来是希望不大了。 

晚饭时俄外事来了，说今天来澳尔洪岛只能有 6 个座位，陶、赵等只好不来了。又把前些天的记录陆续往

电脑里输。把胡那里的照片倒腾到春光的机子里了。搞了 1 个多小时，也没心再写什么，赶着把东西收拾

了一下，多数东西不带去，上床躺下了。 

腰很不得劲。几件小东西也是很勉强分两次洗了。还好，今天早上看时也多半干了。 

中午、晚上也看了看陈峥那里写的稿子。 

先就这样吧。得吃早饭去了，还有带或不带的东西都要清一清。 

 

 

2005/08/27 

下午 5 点半，回来了。 

他们都不在，参观活动没完呢，东西也拿不出来，写几个字吧。不算昨天夜里的那句话，也差不多是两天

没写了。 

哎，他们回来了，可以拿行李了。 

见过李局，说晚饭的时候要重点谈谈水生组的情况。陶队也说饭后全队一起开个会。 

 

 

2005/08/28 

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好。 

早起，赶着将鱼类以及水生生物这块能与伊尔库茨克中心乃至俄开展合作研究的 4 个方面，比我自己昨天

晚上开会时说的还多了一个。 

昨晚饭后就着餐厅 18 个人一起开了个会。会后我们水生组的 3 人又谈了一些与俄方合作的情况，他们俩把

题目给我了。而我自己的还没写，不过晚上会上也提了 3 个，以前也有所考虑。 

把照片相互之间拷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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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吃过早饭，季托夫就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湖汊。和渔民一起起网，还不错，有条白斑狗鱼，有条

五道黑还没完全吞进肚子呢。有两条湖拟鲤，另外都是五道黑。都取了分生样，要了狗鱼和 1 条湖拟鲤做

标本，季托夫付的钱。 

前天和昨天季托夫都很尽心，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前天（26 号）早饭过后，季托夫他们就来了，同一类型的车。除了司机，季还带了一个生态博物馆的。我

们只能是去 6 个人。水生组除了春光回去外，陶队也去不成，加了陈峥，川宇和雷波也都去不成。后面才

知道生态博物馆的这位是研究历史的，他承认说贝加尔湖这里曾经是中国的，清朝有一个姓郭的官员管辖

这一片，但没有具体在贝加尔湖这里设置。直到亚历山大三世东征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控制整个贝加尔湖

地区。中午 2 点多的时候到湖边的海鸥基地。吃了饭，也近 4 点了，接着去澳尔洪岛。摆渡，人先过，车

子等了三趟，用了一个多小时。也好在澳尔洪岛的码头上有人钓鱼，要了两条，后面看看还是两种雅罗鱼

呢。拍照，晚上住下后又取了分生样。岛上景色迷人，岛上的渔场关门了，经理走了，商店里也没有冰冻

的鱼，只好作罢，也感到季托夫很尽心。 

在布里亚特人神圣的地方，称之为圣角，景色真好。 

季托夫是伊尔库茨克中心的主席助理，以前曾是副主席。带了点面包、酒和买的微咸的腌鱼，大家吃了些，

还照了像。9 月中旬他们 4 个会到中国来，到北京，在沈阳开会，有 3 天空闲。我和胡也邀请他们到武汉、

南京来看看。 

对了，离开澳尔洪岛时天差不多都要黑了，住海鸥基地，喝了些酒，饭后也快 12 点了。 

这两天小耿感冒，无精打采，在车上多是打瞌睡。挺不错的一个新华社记者。此次也多亏有他同行，我们

才得以与俄方交流。 

早上鼻子、咽喉充血，像是有点上火，可别到最后了，还生个病什么的。 

昨晚，也都是夜里 12 点多钟了，泡了袋方便面，告诉他们拌着吃。把他们的胃口都调起来了。挺好。2 点

多钟躺下，毕竟今天还有事呢：合作建议－饭后直接去湖泊所会谈。 

就这样，公鸡鸣过，这里的时间都快 9 点了。 

10 点吃饭，接着会议。 

 

 

2005/08/29 

今天上午过后，贝加尔湖这一趟也就都结束了。 

昨天上午去了湖泊所，艾琳娜等见面商谈，感觉上所里确实很不重视，仅她们是代表，那就谈吧，胡、刘

的没有对口专家，请她们转告了。水生生物（鱼类）这里我谈了 4 个课题，倒是很融洽。她们也列了几个。

标本她们已经用福尔马林固定起来了。 

一直到下午 3 点才回来，先回来的陶队等我们吃中午饭。 

晚饭后 3 个组集中。会上谈各组报告的事。今天各小组要报告，主要是合作的题目。 

 

 

2005/08/31 

晚，北京西站 

转眼已经是 31 号了，整个 8 月也就要结束了。 

29 号上午在伊尔库茨克中心主席团开会，先是库兹明主席的办公室，太小了。换到他们动力所的会议室。

我们全部 18 人都在，而俄方人员却不多，仅中心主席团和各所所长们。 

李局介绍了科学院对俄合作的十年。他们几个所长也谈了这次联合考察的情况、设想，然后是我们这边的

3 个组。 

水生组先讲。大致上按 8 个题目，话是讲到了，罗嗦了一点，这呀那的，着重针对考察中的一些不足；尤

其强调了标本的重要性；7 个计划题目的大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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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勉强把一个箱子装起来，把胎生油杜父鱼等几种珍贵的标本装在牙膏盒等地方，包在衣服里。 

晚上是俄方安排的欢送晚宴，人多些。4 个小桌子，差不多 40 人。也特地和安基伯夫所长喝了 1 杯，他对

我们的川宇说，没见到我们这么执着的年青人。大概指的是前面在资源所基地时我们的相交吧。还有植生

所的所长，一个非常好的、也已近陌生久违的老布尔什维克，事事俱细。中间约艾琳娜出来抽烟。她说所

里休假的人都回来了，很抱歉前面的低估，希望不要介意，今后多用 e-mail 联系。季托夫也问明天（30 号）

早上要不要和湖泊所再谈，可明天都要走了呀。 

下雨，这次来回路上都下雨。 

上车到机场很顺利，出关时桶里撒网等的坠子遇到麻烦。总算没有纰漏上了飞机，人不是很多，还让我们

代表团先上。 

顺利出关！！ 

在飞机上还是觉得很累，疲乏的很，想靠会儿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还有 2 个多小时就回天津了。喝了杯水，

饭吃不下，给了刘强。4 点不到一点就着陆了。精神倒是一下子上来了，出关，又是填表什么的，麻烦，

但也都还顺利。 

4 点半的样子坐上了大客，回北京，很慢。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采访时，已经是有气无力了。很不好，头疼，

有一句没一句的。 

上午撑着把标本清理了一下，标签有的都不是很清楚了，分成 2 份；打了个电话给亚辉、春光，来车接的，

一块过去，坐了会儿。 

下午他们把前面春光带回来的分生样拿过来了，将这段时间在贝加尔湖写的东西输入电脑，整整一个下午。

打电话回所里，李秀启接的，他们来接。 

要 6 点了，退房吧。昨天到北京后，上了几次卫生间，肚子拉得厉害。 

从 6 点 40 分到西站，这已经是要进站了。 

 

8 月，贝加尔湖之行 

历史上我曾经的家园 

 

 


